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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时期的时代焦虑与文学表达
———以《清夜钟》《照世杯》《云仙笑》为中心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充满了一种整体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影响到了话本小说的创作。《清夜钟》
《照世杯》和《云仙笑》是明清易代时期出现的三部话本小说集，这些小说从不同方面表现了易代之际的时代
焦虑，是时代剧变在文学领域的一种投射，是时代情绪表达的文学方式。《清夜钟》直接表现了时代焦虑情
绪；《照世杯》聚焦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揭露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的丑陋行止，以烛照世道人心；《云
仙笑》则关注易代之际下层人的命运悲辛。上述三部小说集，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焦虑，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不同的角色在末世的背景下，显示出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这些作品正是鼎
革之际时代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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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演变
明清话本小说创作成熟、发展和衰落贯穿整个

１７世纪，同时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也就是说，
明清话本小说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清
易代之际，对于普通文人来说是一种痛苦选择，这种
痛苦并非来自易代本身，因为易代在中国漫长的封
建社会并不新鲜，或者说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但明清易代不同，正
如梁启超所言：“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
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
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
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
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
实在是学者社会。”［１］１４作为底层读书人的话本小说
作者群体也受到冲击。对于明末乱局和明清易代，
话本小说作者采取了不同的行为姿态，这种姿态随
着时局危机的加重逐渐靠近时事。明代后期的冯梦
龙、凌濛初选择积极作为来维护一个岌岌可危的王
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跨朝代的李渔早年科考
蹭蹬，易代之后对新朝廷采取不合作的玩世态度，游
戏人生。处于易代变局中的艾衲居士则以“豆棚”为

书场，营造了“官话”之外的“闲话”空间，并对明亡的
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而处于明末清初的一
些小说如《清夜钟》《云仙笑》《醉醒石》《照世杯》等从
不同方面写出了易代之际的时局乱象及世道人心。
明清易代之际，话本小说创作表现出了集体的

时代焦虑，其程度随着时局动荡的升级而逐步加深，
又随着清廷对时局的掌控，由动荡逐步转变为平静
而逐渐变成一种较为低调的表达，由直接的对时局
的描写逐步过渡到影射、隐喻为主，从格调方面逐步
走向一种无奈甚至逐步接受新朝廷的创作趋势。同
时，这些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在表现时代焦虑的时
候，采用各种方式。有的是以道德倡导为主，如《型
世言》；有的揭露易代之际仕宦、士人等的各种丑行，
如《豆棚闲话》；有的则直接表达时局之危，如《清夜
钟》；有对世象丑恶的烛照，如《照世杯》；还有对下层
百姓的悲悯，如《云仙笑》；等等。当然这些作品并非
聚焦一端，而是有多方面表现，如《豆棚闲话》既有隐
喻，又有对时局的直接描写，同时还揭露了易代之时
一些人的种种丑态。而李渔的作品则醉心于隐逸为
乐，同时又梦想做人师，为乡野高人。如此种种，无
论何种面貌，均呈现了易代之际，作家通过文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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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传达出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通过各种方式表达
出来，从而在各个方面表达了对时局的影射。换句
话说，这些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呈现出了不同于此
前的面貌，这种新变是易代之际的种种现象在作家
作品中的一种投射。这些作品就像各种镜子，无论
是平镜、哈哈镜、放大镜、屈光镜还是其他，其映照的
是同一个现实，但其效果不同。也就是说，话本小说
的发展与时局演变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三言
二拍”为代表的前期话本小说除了对历史文本的整
理改编外，还包括一些紧贴时代的作品，对社会虽有
批判但并没有显示出末世焦虑，到《型世言》则表现
出强烈的说教，从侧面表现了时代的混乱。到了李
渔的作品及《豆棚闲话》《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
笑》等，时代色彩越来越强烈，从而表现了话本小说
作者及读者对世事的关心。同时，话本小说的分期
也以时代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明代最后几
十年，以历史材料的整理和表达世情为主，代表作品
是“三言二拍”等；中期即朝代转换过程中，以李渔
《十二楼》和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等为代表，表达易
代之际的文人的微妙心态；后期即清初，以《清夜钟》
《照世杯》和《云仙笑》为代表，表达了时局的危急和
焦虑。因此，可以说话本小说的发展与易代的时局
演变具有某种同步色彩，这种同步既是话本小说的
价值所在，又为其消亡埋下了伏笔。
下面即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三部小

说集为例，来阐述话本小说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
并借此讨论话本小说的价值。

二、影射时局：《清夜钟》《照世杯》和《云
仙笑》的易代表达
明清易代之际，话本小说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时

代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显示
出时代剧变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清夜钟》《照世杯》
和《云仙笑》对明清易代之际不同阶层的描写，反映
了作家对时局的关切，并以此为观照发现存在于作
品中的士人的微妙心理。这种易代心理不是一种个
案，而是易代之际身处跨代的士人真实的人生处境。
三部作品正是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易代之际士人的

复杂心态。

１．《清夜钟》的时代焦虑
《清夜钟》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其作者经多位

学者考证，似可确定为陆云龙。笔者无意对《清夜
钟》的作者问题置喙，更愿意聚焦于小说所表现的时
代焦虑上面，并认为《清夜钟》与明清易代之际的其
他小说一样，表达了一种易代之际的焦虑情绪，是易
代心态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取材明末时事，并屡次

提及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事，当为作者亲历明清鼎
革之痛而对之进行的切近时代的描写。

《清夜钟》表达了一种时局艰危、迫在眉睫的焦
虑情绪。显然，作品产生的时候正值明朝灭亡的前
夜。《清夜钟》的易代心态主要表现在对时代的贴近
式描写和文人们的焦虑情绪方面。在序言中，作者
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忠孝之铎，
唤醒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
钟》。”并强调：“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
之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２］１５４

首先，贴近时代的描写。贴近时代本身说明时
代的特殊性，在明清易代之际，刊刻于这一时间节点
的话本小说或多或少有对于时代的贴近式描摹。如
《豆棚闲话》第十一则中对明末乱象的描写。明末小
说有这种描写时代的传统，如魏忠贤倒台不久就出
现《梼杌闲评》这样揭露魏忠贤丑行的小说，其中很
多描写的是史实。《清夜钟》多个回目提及明末动
乱。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中直接
描写了明末的动乱，小说开头即赞扬崇祯皇帝：
若在明朝毅宗烈皇帝，他自信王为天子，不半

年，首除崔呈秀，渐去魏忠贤，五彪五虎。这时身边
何曾有一个亲信的近臣、才识的大臣去相帮他？真
乃天生智、勇、胆、力、识都全，不落柔懦，亦非残忍。
后来身衣布素，尽停织造，何等俭；时时平台召对，夜
半批发本章，何等勤；京畿蝗旱，素衣布祷，何等敬天
恤民；对阁下称先生，元旦下御座相揖，何等尊贤
礼下。［２］１５５

但是，就这么一位好皇帝，却得到吊死煤山的下
场，而死的时候“煤山下从死的止一内官”，对于崇祯
皇帝，小说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并对明朝的文臣武将
贪赃枉法、贪生怕死、误国误民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揭
露，“闯贼还坐在长安，这厢已是如麻似乱”。然后，
小说写了编修汪伟为官“公明廉洁”、为人“忠孝节
义”。小说揭露了明末官场考选行贿的种种丑行，而
汪伟因“宦囊清薄”自然落选。后崇祯亲自考选，汪
伟被选为内翰林简讨。后甲申之变，李自成入京，崇
祯吊死，汪伟看到迎贼的官民，非常痛心，对夫人道：
“夫人，我这哭，不是与你舍不得死，怕死贪生。我是
哭谋国无人，把一个三百年相传宗社，十七年宵旰的
人君都送在贼手里，这等哭。若论今日，我臣死君，
你妻死夫，是人间的正事，人间的快事！什么哭？被
人闻知耻笑。”于是，和夫人一起双双悬梁殉国。
小说虽然对李自成农民起义颇多批判，但我们

看到这明清易代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勇气
的，尤其是在清初时局艰危、文人生存环境恶劣的情

·０２１·

第４２卷　第４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７月



况下，刊刻这种明显倾向于明朝的作品，尤其难得。
这第一回小说对明末乱象的揭露入木三分，饱含了
对于明亡的痛惜与思考。

《清夜钟》第二回“村犊浪占双桥 洁流竟沉二
璧”中，首先写任丘、济南、临清等地失守后女性的悲
惨命运，正话写了两个童养媳的故事，写她们的孝
道，临死时还不让逼迫她们的婆婆出丑，然后作者对
她们的品行进行赞扬：
这两人不生仕宦之家，也不晓得读书识字，看他

处事，何其婉转；临死，何其勇决！可见天地正气，原
自常存，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今天下这些喜淫失
节妇人，奈何有好样不肯学？［２］１７６

《清夜钟》对忠、孝、节、义的宣扬有其直接的现
实原因，并将之上升为国家层面，在明清易代的大背
景下显然有所指涉。其中多篇有切近时事的议论文
字，第一回宣扬忠君，第二回宣扬孝道，第三回写恶
奴欺少主的故事，并得到恶报下场。这篇看似写一
个家庭的故事，但在小说开头，作者同样将故事上升
为国家伦理道德层面：
国家重良贱之条，名分严主仆之辩，盖平日既甘

服役，受其衣食，便有休戚与共之义，若富时相事，贫
贱弃之，生则相依，殁遂易主，向来抚养之谓何？［３］２８９

显然，在明清易代，尤其是崇祯殉国之后，对于
明臣易主而事的现实，作者是有颇多愤懑之词，借小
说进行旁敲侧击。《清夜钟》第四回“少卿痴肠惹祸
相国借题害人”中，则直接写南明弘光朝的乱象，写
假太子案，写各色人等为保命，认假为真，为权位弄
虚作假等丑态。《清夜钟》第五回“小孝廉再登第 大
砚生终报恩”写科场舞弊，李代桃僵，小孝廉被人欺
骗失去功名，大砚生利用小孝廉的试卷获得功名，并
最终报小孝廉之恩。小说显然对于大砚生的所谓报
恩并不买账，而是聚焦于大砚生的所作所为，指出：
“我道这大砚台还不足取，我图功名，人也要功名，怎
教那人撇自己功名成我功名？况窃一一鹤声句得

官，犹是个窃，这是个劫，劫可施之士林乎？”对于窃
取功名之人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有所指的，难怪
这回末评中写道：“借事写世情，尽多题外之意。”这
无不引人对明末官场乱象的联想。这也是对明朝官
场的一种反思，如果联系第一回对变节之臣的批评，
就会明白作者的这种反思意味着什么：明朝灭亡其
实是自内部开始的。这种思考方式还表现在第六回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对武将误国的描写
中。这回故事写王威宁用计破敌，其人虽有缺点，但
能够用人从谏、信赏必罚，所以能够破敌立功直至封
伯。写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有所指涉：

但如今为大将的，贪财好色，愎谏蔽贤，还要掠
人妻女，怎肯舍自己的美姬与人？圣旨部劄，视如等
闲，那个肯听人说话？所以如今用哨探，不过听难民
口说，不破的城说破，已失城说不失，说鬼说梦，再没
个舍命人，入敌营探个真消息的人。随你大将小将，
远远离敌三四百里驻扎。只晓得掘人家埋藏，怕敌
兵来，每夜还在人屋上睡，那个敢劝道杀贼？总之上
边没这如王威宁样一个大臣，自不能得人的力，成朝
廷的功。［２］１８６

联想到明清易代之际，明朝武将的各种行径，不
难体会作者的这种愤懑之情。《清夜钟》第七回写
“孝”、第八回写兄弟相残、亲情泯灭，第十三回写阴
骘积善、本心不可失，第十四回写贪图功名终致祸
端。尤其是第十四回末，作者写道，“官高必险，反不
如持瓢荷杖之飘然”，俨然是醒悟之言。对于那些由
明入清的明朝旧臣，依附新朝，汲汲功名的人来说，
实为劝退之言。
纵观《清夜钟》各篇题旨，忠孝节义、亲情、功名

等无不和易代之际的时局相关，而且多个回目直接
提及明末时事，如崇祯殉国，甲申之变，任丘、济南等
地失守，南明弘光朝乱象等。这是一种贴近时代的
写作，显示出作者的易代反思，和对于易代之际种种
世相的批判。小说持封建正统立场，反对农民起义，
在小说中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贼”。“作者能立即将
最高统治者的政事写成小说，寓兴亡之恨，并在当时
印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刻印问世，实在难能可贵，这
无疑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４］１１２。小说有意回避了清朝与明朝之间的战争，
这一方面说明作者身处清初有所顾虑，另一方面也
说明作者的反思主要从明朝自身寻找灭亡原因。
其次，从小说文体特色方面来说，《清夜钟》的叙

述方式已经突破话本小说的文体规范，那种“拟书场
叙述格局”已经被大量切近时事的议论打破，大量存
在于“三言二拍”的说话人套语，如“且说、话说、看官
听说”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直接议论。
这种叙述方式其实已经改变了话本小说“超叙述
者—说话人—故事”的双层叙述格局，取而代之的是
“叙述者—故事”的叙事格局，这种叙述方式的优点
在于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接发表议论，而无须借
助说话人之口。
同时，语言文人化，书面化，且并不流畅，貌似急

就章。大量议论影响了故事主题的自然呈现。很明
显，作者并不想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小说的内涵，而是
直接站出来表达看法。如果从艺术性角度来说，《清
夜钟》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无论从语言、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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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故事内容等方面，均表现得很粗糙。但作为明
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时期的小说文本，它给我们留下
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对时局看法的宝贵资料。如果
与《豆棚闲话》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二者
之间的精神联系，再比照李渔《十二楼》《连城璧》等
作品，可知，处于朝代鼎革之际的文人的不同表达方
式。但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表现出某种“易代
心态”。正统价值观、劝讽、揭露以及无处不在的悲
观情绪构成１７世纪易代小说的时代风格，正如韩南
所说：“１７世纪４０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所具有的这种
共同价值观，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它在
一定程度上渗透于整个传统小说创作中。”［５］３１１

小说中的大量议论极易招致研究者批评，欧阳
代发认为：“作者痛惜明代灭亡，大力褒忠奖孝，呼唤
重振纲常，以救末世，因而文中有长篇忠孝说教和痛
心疾首的哀叹。但说教多，令人生厌。而且其说教
既枯燥又陈腐……”［６］３３１就文体特色来说，议论是话
本小说文体的特征之一，从“三言”始，小说中掺杂议
论，头回即点明小说主题，故事展开中的议论穿插、
结尾处再议论等都是话本小说文体的一部分，但话
本小说发展前期的“三言二拍”，并没有将议论作为
小说的主要部分，或者其议论文字甚至和小说故事
自然呈现的内涵相背离。而处于１７世纪４０年代的
易代小说则将议论上升为小说的主要部分，甚至可
以与故事分庭抗礼，这无疑是这个时代小说所表现
出的独有特征。议论虽然延续了话本小说的文体规
范，但刻意地强调和突出实际上打破了这种规范。
这有话本小说的文体惯性，但更多是来自时代对人
心理的投射。从议论本身来看，既有宣扬忠孝节义
等儒家思想，又有针对时局而发的一些看法，甚至是
对当权者的某种劝诫或建议。这些议论在时代危机
之下，是作家焦灼心理在创作中的一种投射，是一种
在特定历史情景中的一种心理表达。正如《毛诗序》
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
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７］１３因此，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小说家没有话本
小说前期作家的淡定和从容。

２．《照世杯》：烛照世相
《照世杯》作者酌元亭主人，为明末清初人，小说

的刊刻时间，欧阳代发认为是康熙朝，且在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年）之前［６］４０７。“照世杯”之名，根据１９５６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照世杯》“出版说明”：“明朱国

桢《涌幢小品》卷一云‘撒马尔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
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为本书书名所
本。”［８］１由此可见，此书写作目的：烛照世相。在小
说的“序”中，以对话的形式表明写作初衷：
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

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乃为此游戏神通
也。”今曰：“唯唯，否否。东方朔善恢谐，庄子所言皆
怪诞，夫亦托物见志也。与尝见先生长者，正襟敛容
而谈，往往有目之为学究，病其迂腐，相率而去者矣。
即或受教，亦不终日听之。且听之而欲卧，所谓正言
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
道人、睡乡祭酒纵谈今古，各出其著述，无非忧悯世
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昔有人听妇姑夜语，
遂归而悟奕，岂通言儆俗，不足当午夜之钟，高僧之
棒，屋漏之电光耶！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
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
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
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
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
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８］１０５

“托物见志”“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善恶
直剖其隐”等无不说明《照世杯》的写作目的。其书
名“照世杯”也有烛照世事之意。“透过全书，我们不
仅可以烛照话本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历

史轮廓，而且还能窥探到小说所展现的那幅封建末
世社会世俗生活的画卷”［９］１１５９。《照世杯》并没有像
《清夜钟》那样聚焦于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而
是聚焦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揭露存在于现实生活
中各色人等的丑陋行径，以烛照世道人心。
在《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中，叙述

了才子阮江兰追求扬州名妓畹娘，其中多有曲折，受
到友人张少伯帮助，并最终发奋读书考取功名，同时
又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故事之中塑造了一位胸无点
墨、还假装斯文的假才子乐多闻形象作为衬托。该
小说属才子佳人类型，没有脱离中举团圆窠臼。小
说不时对一些世事进行冷嘲热讽，如看到佳人配白
丁，写道：“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隔世若投人身，该
投在富贵之家，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再不
可做今世失时落魄的才子了。”这个故事本身并无独
特之处，但其叙述曲折婉转，人物性格鲜明，阮江兰
的痴情多才、乐多闻的小人行为、张少伯的智慧与对
朋友的热心肠跃然纸上。但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中
阮江兰中举之后，其家人在其与名妓畹娘的婚姻问
题上所持的态度，这让人想起杜十娘。杜十娘的悲
剧源于李甲的软弱，但最终原因则是李甲父亲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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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态度：不会接受他把一个风尘女子娶回家。
而阮江兰的父母则是另一种态度，即要求孩子遵守
诺言：
父母道：“孩儿你倒忘记了？当初在扬州时候，

曾与一个畹娘订终身之约么？”阮江兰变色道：“这话
提他则甚！”父母道：“孩儿，你这件事负不得心，张少
伯特特送他来与你成亲，岂可以一旦富贵遂改
前言？”［８］２３

很明显，这里没有什么门当户对和封建的贞洁
观念，有的是劝孩子遵守诺言的诚信之心。这是一
种值得关注的价值倾向。抛开门户之见和长久以来
的贞洁枷锁，让我们看到一对开明父母对诺言的信
奉和坚守。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作者对封建正统思想
所坚守的儒家道德伦理产生了厌恶，并转而相信人
与人之间真诚的信诺并进行坚守。
在《照世杯》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中塑造了

一个童生欧滁山，冒充才子招摇撞骗而得到７００两
银子，又由于其贪财好色而被另一拨骗子以美色诱
之并最终人财两空，最后病死。小说显然对现实中
的沽名钓誉之徒进行无情嘲讽。正如小说开头
议论：
丈夫生在世上，伟然七尺，该在骨头上磨炼出人

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若人品
不在骨头上磨炼，便是庸流；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
便是浮论；帛不在胼胝上挣扎，便是虚花。且莫提起
人品、文章，只说那财帛一件，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
业，成人就想子禄妻财。我道这妄想心肠，虽有如来
转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斩绝世界上这一点
病根。［８］２７

显然，作者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
如，对打秋风这种风气及其所带来的种种丑陋世相
的揭露。小说中欧滁山到出贡朋友姜天淳那里打秋
风，将自己童生的身份掩盖，冒充秀才招摇撞骗，靠
走“衙门线索”获利。作者对打秋风丑行进行无情
抨击：
世上尊其名曰：“游客”。我道游者流也，客者民

也，虽内中贤愚不等，但抽丰一途，最好纳污藏垢，假
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贴，光棍作为，无
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
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背地里捏禁拿讹。游道
至今大坏，半坏于此辈流民，倒把真正豪杰、韵士、山
人、词客的车辙，一例都行不通了。歉的带坏好的，
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攒着眉，跌着脚，
如生人遇着勾死鬼一般害怕。
明代官场的这种不正之风显然败坏了社会风

气，小说中的议论揭示了这种风气带来的危害，使那
些真正的“豪杰、韵士、山人、词客”无法生存。打秋
风不但败坏了官场风气、士林风气，也败坏了社会风
气。它使得一些不学无术之辈靠招摇撞骗获取
名利。

《照世杯》第三篇“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塑造了一
个类似《水浒传》中高衙内的人物形象———胡衙内。
胡衙内贪色成性，以汗巾裹玉马掷杜景山妻子以调
戏，不料反而自己倒霉。胡衙内之父胡安抚为了儿
子公报私仇，强迫杜景山交三十丈猩猩绒，但猩猩绒
是官府禁品，加之生产于安南国，并不易得。杜景山
被迫去安南国采购猩猩绒。经过一番离奇经历，终
于用玉马换取４０丈猩猩绒，同时又附带做香料生意
而成富家。而那胡衙内贼心不死，又在家中调戏丫
鬟被误打，丫鬟被吊打致死，衙内整日梦见丫鬟索
命，遂致病，而呜呼哀哉！小说虽然以杜景山发家致
富收场，但描写了胡安抚、胡衙内等为非作歹、欺压
良善、公报私仇的邪恶嘴脸，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同
时，也描写了普通商人的诚信、相互救助等故事。古
代以“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等级，小说将官僚的丑
恶和商人的诚信帮扶进行对比描写，尤其是胡安抚
下面的各级官吏对胡安抚及胡衙内唯唯诺诺，趋炎
附势，从而构成了一个地方官僚体系的基本生态。
所谓世道险恶，其实是乱自上作。

《照世杯》第四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一篇难
得的讽刺佳作。小说写了一位吝啬、守财奴式的乡
下人物穆太公，有生意头脑，见乡间没有坑厕，便掘
三个大坑，然后装饰一番，请镇上训蒙先生写一匾
额，名曰“齿爵堂”，还请训蒙先生写广告，结果“生
意”兴隆。穆太公靠卖粪便发家致富。其子穆文光
受其赌徒娘舅引诱学习赌博，后几个赌徒算计穆太
公５００两银子，而穆文光由于学习赌技，深得其法，
赢回银子，并持刀为父报仇，但又被现任知县“爱才”
免罪，录为门徒，后读书进学成书香之家。本篇语言
幽默、讽刺犀利，对穆太公吝啬守财而不乏商人的精
明、赌徒势利、知县随意断案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活画出世相百态。
纵观《照世杯》４篇小说，其实写了两方面内容：

士林和商人。前者不乏真正的才子，但更多是沽名
钓誉、坑蒙拐骗之徒；后者有精明的商人如杜景山，
也有精明而守财的穆太公。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反面
人物形象，如沽名钓誉的乐多闻、假冒名士秀才坑蒙
拐骗的欧滁山、贪色恶少胡衙内、开“马吊学馆”专门
教人赌博的吊师等。当然，《照世杯》还塑造了一系
列正面角色，比如，有真才实学的才子阮江兰；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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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热肠，为朋友解危济困的义士张少伯；有热心助人
的朱春辉等。“《照世杯》揭露官场，描绘世相，虽能
洞照幽微，却不能深入，较为浅露。不仅罗列现象，
挖掘不深，而且作者似乎还是故意回避冲淡”［６］４０９。
但这种有意地“冲淡”矛盾冲突，难说不是作者用以
“自保”的一种方式，“《照世杯》确实像一只光明洞
达、烛见幽微地揭示社会人情百态的镜子。可是，也
要看到小说对社会弊端的剖析、官场黑暗的鞭笞、世
相人生的透视虽很独到，却不能尽兴尽致。不过它
使人感到并非出自作者见识和才能的限制，而是作
者的有意为之，点到为止。这或许是作者运用的一
种回避麻烦的护身术吧？”［１０］２３虽然如此，但《照世
杯》通过曲折的故事和精巧的构思，“采闾巷之故事，
绘一时之人情”，以短篇小说塑造较多性格鲜明的人
物形象，的确难得。因此，有论者给予较高评价：
“《照世杯》文笔流畅，反映时风世态颇为真切。如对
老童生欧阳醉、土财主穆太公心理的刻画，文辞峭拔
冷峻，夸张而不失其真，谐谑但未坠入恶趣，如此描
摹世情，在清初拟话本中还不多见。这对后来的讽
刺小说乃至谴责小说，都有影响”［１１］７６。
值得注意的是《照世杯》４篇小说，只有一篇明

确提及朝代，即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提及“且
说明朝叔季年间……”这与《清夜钟》明确的时代标
记以及话本小说对时间的精确记述有明显不同。但
这唯一明确提到的时间标记说明故事大致发生的年

代背景，所谓“叔季年间”，即末世。而其他篇目则采
取暗示方式，如第一篇开始没有交代具体朝代，但在
文中，则有暗示，即阮江兰进京应试，“带领焦绿上京
应试。刚刚到得应天府，次日便进头场”。说明京城
是应天府，应该也是明代。其他篇目只有通过官员
称谓或者其他方式获得信息。在文网渐密的清朝初
年，这种有意回避具体朝代的做法，的确情有可原。
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在表明一种立场。
除了上述烛照世相的描写之外，《照世杯》另一

个重要的成就在于其语言。小说语言流畅且极富张
力，与《清夜钟》形成明显对比，《清夜钟》语言佶屈聱
牙，难以卒读，而《照世杯》的语言非常具有活力，如
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中对阮江兰天分的描写：
原来有意思的才人，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

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
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将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
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
便少了一分工夫。［８］２１

连用“若将……”排比句来写才人，并同时有弦
外之音。

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对老童生欧滁山的
描写：
但年近三十，在场外夸得口，在场内藏不得拙，

那摘不尽的髭髯，渐渐连腮搭鬓，缩不小的身体，渐
渐伟质魁形。［８］２５

这段描写活画出一个老童生的形象，语言幽默，
讽刺辛辣。

《照世杯》语言流畅，文笔犀利，最为人称道处是
语言蕴含的讽刺意味，这与小说描摹世相构成极佳
的契合，加之小说叙事曲折，引人入胜，这在易代之
际的话本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３．《云仙啸》：下层人的悲辛
《云仙笑》又题《云仙啸》，清初天花主人编次，共

“５册”，为５篇小说。小说集编著时间，胡士莹《话
本小说概论》云“清初刊本”［１２］６３９。春风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云仙笑》“校后记”对于编著时间考证较
为详细：
这部小说集的编著时间，可能在清顺治三年以

后，康熙十二年以前，二十八年间。因为第三册描述
到都仁、都义参与清兵征福建，叙功擢用。唐王在福
建被杀是在顺治三年，所以这部小说集不会早于顺
治三年问世。第三册又称吴三桂为吴平西。吴三桂
反清后，被视为逆藩，称作吴逆，编著者绝不敢再使
用平西王官称，所以这部小说集的撰写和刊行，不会
在吴三桂开始造反的康熙十二年之后。［１３］９７

《云仙啸》第一册“拙书生礼斗登高第”是一篇主
题超出作者预期的颇耐玩味的叙事文本。小说写一
个天分不高的书生吕文栋如何通过一系列机缘巧合

获得功名的故事。吕文栋论才学，不及同窗学友曾
修、曾杰同胞兄弟。小说中这样描述吕文栋才学：
“独有资性，却是愚钝不过。莫说作文不能够成篇，
若念起书来，也有许多期期艾艾的光景。”因此，是一
个“拙书生”。吕文栋的每次应试成功均是机缘巧
合：第一次县试，进场之前买了糕果，而那包裹糕点
的纸上抄写的一篇文章，恰恰是考试的第一道题目，
而他本人恰恰把这篇文章“暗暗记在心上”；考试的
第二题“又是平日读过几篇文字的”，因此这次考试
竟然取得第５名。吕文栋善于“藏拙”：不参与文社、
不拜门生、不应小试，从而成功避开平时的应酬，使
得外人很难知道其底细。吕文栋自知才拙，竟不敢
参加科举考试，后在其准丈人卜升资助打点下才参
加遗才考试，而其考题恰恰是曾杰想要戏耍他的题
目，阴差阳错又一次高中第一名解元。吕文栋上京
会试，恰好与一个名叫纪钟的书生住在同一个寓所，
而纪钟得到了会场房师的考题恰好被吕文栋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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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吕文栋中了进士，又殿试二甲。而才分高的曾
杰、曾修兄弟却屡试不中，后曾杰病死，曾修虽中解
元，但会试不第，选无锡知县，又得罪上司被罢官。
小说写了明代士林的种种丑行，如靠夤缘进学、靠贿
赂获取考题、文社徒有虚名、拜门生只为找个护身符
而与学问无关等。作者将吕文栋的成功归结于命相
八字、归结于“善心”。小说看似对吕文栋的成功进
行肯定，对真正才子曾杰、曾修兄弟进行批评，但小
说自身的主题却走向了另一面，即小说对明代科举
考试中各级考试中种种丑行的暴露，对明代科举打
压真才实学的客观揭露。小说自身所呈现的主题与
作者所宣扬的命相八字、善心形成了背离。“作者把
这一切归之于命中注定，‘天公’对‘守拙’‘诚实’人
的照顾。作者把吕文栋礼拜斗母的迷信行为，视为
应有的虔诚；把一个愚昧无知，言行不ー，凭借夤缘，
行为鬼祟而仕途如意的人，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
实际是提倡迷信、钻营、希图侥幸，这明显地反映了
作者思想的混乱”［１３］１０１。

《云仙啸》第二册“裴节女完节全夫妇”是一篇揭
露明代税赋沉重的小说，在头回部分，写了官府催逼
官粮，致使农家卖儿还债的故事。正话则写了一个
秀才之子李季侯因官府催逼官粮，不得已听从开果
子店的陶三建议，卖妻渡难关。小说塑造了李季侯
懦弱无能又极力维护陈腐伦理观念的形象。作为对
比，李季侯之妻裴氏却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智慧、有
操守的女性。她为了不使丈夫李季侯在卖掉她之后
伤心，假装高兴，使李季侯认为她水性杨花，为了达
到自己的不便明言的目的，裴氏让丈夫答应三件事：
一是须卖与５０余岁的人；二是要有儿女；三是要一
两卖自己的银子。此为裴氏为日后谋划：前两件为
守节，后一件为赎身。等到裴氏用那一两银子做本
钱绩麻卖钱，３年得十三四两银子，然后找现任丈夫
赎身。裴氏在谋划整个过程中，有勇有谋，与李季侯
的懦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当知道李季侯已
经续娶，然后毅然出家。小说揭露官府税负猛于虎
的社会现实，即使有５亩薄田的秀才之家也不得不
卖妻偿债。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有勇有谋
的女性形象。

《云仙啸》第三册“都家郎女妆奸淫妇”叙述崇祯
年间，开绸铺的平子芳，其母亡故，其父平云峰续娶
丁氏，平云峰好色伤身，不上一年亡故。而丁氏年
轻，与富家子弟都士美勾搭成奸，后被平子芳发现。
丁氏与都士美雇都仁、都义谋害平子芳未遂。后丁
氏与都士美躲避起义军被发现后，被起义军杀掉。
平子芳历经磨难，后终于夫妻团聚。小说写明末乱

象，写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写了李自成攻破北京
城，明遗臣南京立弘光帝。小说写了明朝在起义军
面前不堪一击的状况，“只因太平日久，不惟兵卒一
时纠集不来，就是枪刀器械，大半换糖吃了。总有一
两件，已是坏而不堪的。所以一遇战斗，没一个不胆
寒起来。那些官府，收拾逃命的，就算个忠臣了。还
有献城纳降，做到了□寇的向导，里应外合，以图一
时富贵，却也不少”［１３］４５。揭露了明朝政府不堪一击
的败象。

《云仙啸》第四册“一碗饭报德胜千金”正面描写
了元顺帝时期，皇帝无道，天下饥荒，水旱蝗疫，民不
聊生。穷秀才曾珙自幼父母双亡，又无妻室，与一老
仆相依度日。不料老仆得瘟疫病死，曾珙无钱葬送。
只得典当衣服、单被，后遇到卖水的刘黑三帮助。后
来曾珙因饥饿倒在雪地，又被刘黑三救起，并将讨来
的饭让他吃，得以保命。曾珙后来被起义领袖刘福
通请去做了参谋，曾珙带兵救了被官府抓起来的刘
黑三，报了一饭之德。小说正面描写了元代刘福通
起义，写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现
实。这种状况与明末有相似之处，无不引起读者的
联想。

《云仙啸》第五册“张昌伯厚德免奇冤”，写了开
布店的富翁张昌伯夜遇入室盗贼，不但不予责罚，还
与他酒食。此人名叫朱恩，因无钱赡养老母，不得已
做下偷盗勾当，得到张昌伯厚待之后，遂决心不再做
偷盗之事了。后来，有个光棍刁星专事诈人钱财。
张昌伯家一个７０余岁饭婆子病故，刁星撺掇卖鸡的
虞信之假装饭婆子的侄子，欲讹张昌伯钱财，后被识
破，遂又让虞信之到张昌伯门首假装上吊，不料弄假
成真。虞信之吊死恰巧让朱恩看见，为报答张昌伯
之恩，朱恩将虞信之尸体移走丢弃到河中。后来朱
恩发现死者竟然是自家表兄。刁星了解情况，要朱
恩将张昌伯告到官府，朱恩念及张昌伯恩情，将事实
告诉张昌伯，后又得到公济的帮助，将刁星罪行告之
官府使其得到惩罚。张昌伯因自己的厚德而避免被
冤枉。小说写了救人危困的张昌伯、知恩图报的朱
恩、贪财丢命的虞信之和诈人钱财最终被法办的刁
星。值得关注的是，虞信之虽然贪财，但也情有可
原，即官府追比钱粮，其五六亩田尚不够纳粮，他不
得已卖鸡凑纳。揭露了官府催逼、民不聊生的社会
现实。

《云仙啸》通过５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下层人
的形象，他们的悲惨命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比如，
虽然有才但屡试不第的曾修、曾杰兄弟，被官粮催逼
卖妻的李季侯，经历农民起义、清兵入关、明清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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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多舛的平子芳，加入起义军的曾珙，济人危
困的张昌伯，以及知恩图报的朱恩等。小说除第四
册故事发生在元代，其余均发生在明代。这在本书
刊刻的清初很容易引起联想。清初的政治环境自然
不允许作者有太明显的对明代反思表达，但通过阅
读整部小说，不难理解作品从士林乱象、官府税赋、
农民起义等多方面对明代灭亡进行反思。尤其是提
到官兵在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的情形，以及天灾人
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等，无不使人对
明代灭亡的原因进行思考。《云仙啸》写了下层人的
悲辛，以及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这无疑对于
明清易代时局的一种影射。

三、《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明
清易代话本小说的价值

在西方，“１７世纪”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这一
世纪由于遍布全球的气候异常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学术界直接以“１７世纪危
机”进行概括，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
行研究。“１７世纪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衰退、人
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等”［１４］１。这些表现
也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作为话本小说末期重要
的作品，《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更加集中反
映了１７世纪中国的各种矛盾，使其具有非常明显的
时代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首先是时代价值。话本小说作为贯穿整个１７

世纪的重要小说类型，从其产生开始就与时代紧密
联系，在内容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清夜钟》
《照世杯》和《云仙笑》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明清易代之
际的时代焦虑，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不同
的角色在末世的背景下，显示出躁动不安的时代情
绪。这些作品正是鼎革之际时代情绪在文学上的表
现。如《清夜钟》多个回目写了明代统治阶层在面临
国家危局的时刻表现出的自私、冷漠、混乱等时代乱
象，这种乱象不但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行方面，而且从
整个统治集团的价值基础———忠孝节义等儒家价值
规范方面描绘了其崩塌情形。这就从国家价值观根
基方面反思了明亡的历史教训。《照世杯》则从士
林、官匪、商业等方面表现了处于社会中的各色人等
的普通生活。士林阶层的沽名钓誉、官员的横征暴
敛和公报私仇、衙内的贪财好色、社会中各色人等的
趋炎附势等，社会生活充满各种污垢杂碎。很难想
象，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希望？《云仙笑》则写下
层社会，书生、农民、起义者、小商贩、地痞、流浪汉
等，并正面写了农民起义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将上述作品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共同组成了

整个明代社会的末世乱象。共同作为一种易代之际
的文学表达而对明末世相进行影射。是明清易代心
态的重要表现。同时，这些作品虽写到易代之际的
动乱，但一般只写农民起义，而对清军入关、杀戮等
三缄其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的遗民身份和
对清廷的顾虑，这本身也表明了易代之际的焦虑
心态。
其次是思想价值。话本小说的思想并非统一，

而是一个多元的思想文本。这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
主流思想的崩塌和多元思想的崛起。从阳明心学开
始，明代的哲学思想就开始裂变，到顾炎武、王夫之，
中国哲学思想开始回归人本体，个人价值、个人欲望
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表现在小说领域，我们发现
话本小说的思想充满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
思想的怀疑，就是说虽然很多篇小说表现出对儒家
伦理的遵从，但是还有一些篇目则表现了另一种声
音。有时候，在一篇之中，竟有两种不同声音。随着
话本小说的发展和时局的恶性变化，这种异质声音
越来越成为小说的主流声音。在话本小说发展的末
期，以《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文本为代表，
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的怀疑更甚。无论
《清夜钟》里对忠孝节义的种种议论及乱局之中人的
各种表现，无不表达一种怀疑与期望重建的心理；
《照世杯》中对贞洁观念的理解与思考、对明末社会
乱象的批判、对官场祸国殃民的揭露及对经商的肯
定等，无不在思想层面突破了封建思想束缚；《云仙
笑》则从下层人角度揭露易代之际普通民众遭受的
种种磨难，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
再次，文学史价值。按照事物产生、发展、成熟、

衰落的基本规律，话本小说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就短篇话本小说来说，宋代的《醉翁谈录》记载了大
量的小说名目，同时有一部分故事情节完整的话本
小说，这类小说故事描写较为简单，有“说话”套语，
但并不固定为一种模式。这些小说文本形制并不统
一，语言文白掺杂，篇幅长短不一，而且一些篇目类
似笔记小说。到《清平山堂话本》，在故事情节、描写
以及文本套路方面更加完备，如有入话诗词、头回，
篇中夹杂说话人套语和诗词，篇末有结尾诗词等。
也就是说，到《清平山堂话本》，短篇话本小说的基本
文本形式已经非常完备了。明代冯梦龙编创“三
言”，严格规范了短篇话本小说的写作套路，使话本
小说的“说话体”文体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并影
响了１７世纪话本小说的创作。也就是说，１７世纪
是短篇话本小说发展成熟时期。１７世纪末话本小
说的衰落，其原因多方面，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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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禁。换句话说，话本小说的衰落原因并非来自
话本小说自身，而是外力使然。以《清夜钟》《照世
杯》和《云仙笑》为代表的末期话本小说由于其在贴
近时代、表达焦虑，思想激进、表现出对儒家道德秩
序的怀疑等内容恰恰为清廷封禁提供了借口：封禁
这些统治者所惧怕的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些文学文本

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明

清易代之际的话本小说的价值绝非上述三点所能概

括完全，但至少说明这些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易代小
说作品，无论从文本的仓促成篇还是从其表达内容
等方面都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其价值也应深入挖掘。

四、结语
话本小说在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在

于，确定了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丰富了
“说话体”小说的表现力。一种小说类型的成熟不但
要靠长篇小说的成熟，同时还要靠短篇、中篇小说的
成熟。也就是说，正因为话本小说确立了古代中短
篇白话“说话体”小说的文体规范，才使得古代白话
小说成为一个具备长、中、短三种形式的成熟的小说
类型。１７世纪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与纷乱时局的演
变具有某种同步关系，其取材、思想内容、价值取向
等所传达的时代情绪无不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所在。
《清夜钟》《照世杯》和《云仙笑》等集中表达了话本小
说发展末期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从而使其成为无可
取代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小说作品。对于这一点，

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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